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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有力的女廚神
巾幗不讓鬚眉，
今年9月25日，為

促進廚藝交流、加強行業互助，為
女性廚師提供發聲和發展的平台，
「中國香港女廚師協會」終於誕
生。滿有魄力和善心的創會會長三
姐蕭秀香透露在新冠前已懷此心
願，但因當時的時機包括財力人事
和氣氛都未成熟而放棄了。新冠後
再重提又怕人數不足， 因為每間公
司只有一兩位女廚師，但發覺女同
業到中華廚藝學院去讀書考大師級
的都大有人在，於是信心大增，嘗
試為大家鋪排，各方反應熱烈，包
括很多男廚師在內都舉手支持。
三姐人緣好，當然一呼百應，提起
協會成立之時，台上星光熠熠，主禮
嘉賓有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保安局
局長鄧炳強、高永文醫生、張宇人議
員等，三姐開心地笑了，「他們都是
我的食客，之前我請教他們有關創
會的意見，他們都表示大力支持。我
說可以親身出現支持嗎？他們同聲說
可以，於是我就盡請了。」
「梁君彥我先認識他的千金，至
到他們計劃設立土瓜灣社區客廳的
時候，想有人脈可協助他們組織這
些扶貧的工作，我們見面一拍
即合。在協會成立前我們已開
設了社區客廳的培訓，教使用
者如何做到便宜又營養的餸
菜。另外，在老人軟餐方面我
們都在考慮當中。」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和前一
哥蕭澤頤都欣賞我在無綫教烹
飪的節目，那次總經理曾志偉
通知他們想吃我的手勢，
OK，原來他們愛吃豬大腸，
我覺得可以讓他們每人試一

件，哈，原來局長嫌太少，我說那
麼我就將切頭切尾那一部分也給你
好嗎？他說好呀！怎料旁邊的人都
哈哈哈抗議，從此我們便成了朋
友，不時有大型的節目都會互相支
持，關係好好。」三姐一直強調「中
國香港女廚師協會」的宗旨並非只為
廚藝，更可以發揮善心。此刻，她們
已答應了不同的慈善機構去幫忙，例
如「東華三院」她們會親手去做蛋
撻，裏面有不同的餡料，吃到苦的捐2
萬，吃到甜的就要捐更多。還有「博
愛」她們將會協助老人院籌款，除了
菜式，更會設計節目和安排外地名廚
到來，讓善長享用到懷舊佳餚。
副主席沈依紅更預告一個好有意思
的活動，「我們希望可以幫助女子在
囚人士學習烹飪，Woman Help
Woman這是史無前例的，是首創，
希望成功。就如會長所言『中國香港
女廚師協會』的宗旨除了提升女性
業內的地位、貢獻廚藝之外，更可
以專業廚藝回饋社會。」
多謝這班有心有力的女廚神，在
此恭賀「中國香港女廚師協會」凝
聚光芒，發揮現代女性力量，共創
美好未來！

2003年，我以製
作助理的身份走進

新城電台。第一份工是報交通——
在控制室角落，對着咪高峰念出從
運輸署傳真機吐出的路況紙條。那
時電台仍是權威的聲音，每小時整
點報道彷彿城市脈搏，而我們是傳
遞脈搏的人。
20年過去，我從念稿的助理，成
為掌管節目流動的高級執行監製。
這條路，恰似電台自身的進化史。
千禧年初的電台，仍有濃厚的
「殿堂感」。DJ是「唱片騎師」，
擁有音樂話語權；直播室是密室，
聽眾只能透過電話叩應短暫闖入。
那是一種單向的廣播美學：我們播
放，你們接收。
變化始於智能手機。當聽眾能在
YouTube找到任何歌曲，DJ的音樂
權威便開始瓦解。我記得大約2010
年，有年輕DJ在節目中坦言「這首
歌是聽眾推薦的」。那一刻，電台
從「廣播」悄悄轉向「對話」。
社交媒體加速了這場轉型。DJ不
再只是聲音，而是立體人格。他們
在直播中讀出 Instagram 留言，用

WhatsApp接收點歌，節目話題從聽
眾的Facebook動態中長出來。我監
製的節目裏，曾有主持人將整個環
節交給一名聽眾在線主持——直播
室那道無形的牆，逐漸透明。
這20年，DJ的角色經歷了3次重

新定義：首先從「音樂權威」變成
「情緒策劃人」。當音樂隨手可
得，DJ的價值不再只是播放稀有唱
片，而是為歌曲創造情境——深夜
的療癒歌單、周五傍晚的解放節
奏、雨天的城市回響等。
其次是從「主持人」變成「社群
節點」。好的DJ不再是僅僅說話，
而是搭建讓聽眾彼此對話的場
域。一個關於失戀的叩應電話，
能引發數百條語音訊息回饋，形
成臨時的支援網絡。
最後是從「內容製造者」變成
「跨媒介觸發點」。電台節目成
為了播客、Ig短片、TikTok挑戰的
起點。我曾監製一個飲食節目，主
持人在直播中訪問小販，聽眾即時
到訪並上傳照片，形成線下快閃行
動——電台成了現實世界的互動引
擎。

二十年DJ的角色

我的個展開幕以
來，承蒙各界友人厚

愛，收穫諸多關注與討論。借此專
欄，我想以創作者的身份，談談這些
作品背後的思考——這也是我這些年
行走、生活、內化於心的軌跡。作品
中呈現的「國際化語言」，是我自覺
的追求。這種語言來自我在這座國際
大都市的切身生活感受，而不是刻意
模仿西方當代藝術，香港的包容性是每
天在港鐵裏、街角處、展覽中與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交錯、對視、沉默共處的日
常。這種多元交織的環境，潛移默化
地改變着我的視覺思維。
水墨傳統講求筆墨意蘊，但當我站
在這裏的高樓之間，看見玻璃幕牆反
射的雲影與傳統街市飄散的炊煙重
疊，我感到一種新的視覺結構在湧
動。我的嘗試，便是將水墨的流動
性、透明性與都市的幾何感、層疊性
相融合。我的視野，因這座城市而真正
走出了草原，走向了一個更開闊、也更
複雜的精神世界。
我作品中的「文化雜糅」，源於三種
文化在我筆下的共生。我來自內蒙古草
原，血液裏流淌着遊牧文化對遼闊與自
由的渴望。然而在香港，我深刻體驗到
的是一種「文化雜糅」的日常。我的畫
面中，常常出現草原的蒼茫意象、英國
管治時期建築特有的形態線條，以及
當代都市裏絢爛的色塊。這些生活與記
憶的拼貼，是我作為新移民精神世界的
真實投射︰對故鄉風物的記憶是深刻
的，但對眼前這座充滿歷史痕跡和現
代性衝擊的繁華都市，我也抱有真誠
的包容與接納。這種「駁雜性」，恰恰
構成了我情感的完整性。因此，我常說
我的畫不是「自然的風景」，而是「精
神的風景」。觀眾在畫中看到的斑斕

色彩、交織的線條，其內核是我對母
土文化的遙遠懷念。那是一片看不見的
內心圖景，它關乎歸屬，也關乎遷徙；
關乎記憶，也關乎創造。
關於創作觀念，有人稱之為「實驗
性」，但我更願視其為「本土的創
造」。我力圖建構一種屬香港本土的當
代水墨範式，我的寫生對象，包括山水
樓宇，也包括這座城市的文化空間、社
會肌理與知識氛圍。通過這次展覽，我
深切感到，香港這座城市勃勃的生命
力，正為藝術家提供着獨一無二的養
分。在這裏，傳統水墨與當代觀念碰
撞、交融，生發出既不同於內地文人
畫體系，也區別於澳門其他藝術面貌
的獨特路徑。它或許正在形成一種新
的範式：一種根植於本地複雜歷史與
國際化現實，兼具個體精神深度與跨
文化溝通能力的當代水墨語言。
這條路還很長，我的探索也只是其
中一步。但我相信，當藝術家真誠地面
對自身的文化處境與精神糾結，並將其
轉化為視覺形式時，其作品便自然擁有
了與時代、與世界對話的力量。感謝所
有關注者，願我們繼續在藝術中，看見
彼此，也看見更廣闊的風景。

跨界與回望（二）

大灣區內聚居不少文氏同
宗，大部分為文天祥同族後

人。香港文氏居於新界新田為多，與鄧氏、
廖氏及侯氏，並列為新界四大姓。
上世紀五十年代，新界文氏成立「文正
氣堂」，以聯絡宗親，並在元朗自置會
所。「文正氣堂」為加強聯絡作用，於
1974年 5月成立「正氣堂文氏宗親會有限
公司」，後於1975年 2月再定名為「文氏
宗親總會」。
文氏宗親總會現屆會長文肇偉先生，公私
兩忙，依然熱心會務。在他領導下，該會定
出與時並進的目標，並積極擴展市區及女性
會員人數。其父文洪磋先生，積極參與創會
事務，被選任為永遠會長，曾聯同三位文氏
宗親捐款助該會自置會所，文肇偉會長可謂
子承父業。文洪磋先生1940年畢業於香港大

學工程學院，在他協助下，港大校友會得以
擁有永久會址，並在海外發展分會。曾任港
大校友會會長的文洪磋先生，兩位千金包括
文綺貞與文綺芬，亦分別擔任過港大校友會
會長，一門三會長，堪稱佳話。
今年文氏宗親總會慶祝成立50周年，推

出了連串誌慶活動，包括8月舉辦寶安文氏
七大房尋根之旅、11月舉辦50周年金禧晚
宴；而由3月開始，更分別舉行了幾場「有
你有我一起走」活動，分別參觀與文氏有關
係的地點，包括3月往自置會址所在的油麻
地區、7月往文正氣堂所在的元朗區，最新
活動是12月13日參觀青衣車務控制中心。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高效且安
全的鐵路系統，對城市運作至關重要。港
鐵分輕鐵、重鐵，平日平均每日服務逾560
萬人次。重鐵的10條路線全長234.8公里共

98個車站；早上繁忙時間營運228列列車。
輕鐵則有12條線，全長36.2公里共68個車
站。在香港龐大的鐵路網絡背後，運行的心
臟就是位於青衣的港鐵車務控制中心，這裏
配備了先進的監控設備及專業團隊，以確保
每班列車都能按時及安全地運行。
感謝港鐵公司支持，派出同事作專業講

解。文公子當日所見，中心內的工作人員，
24小時全天候監察每條路線的運營情況，與
站務人員和維修團隊協調合作。原來每節車
廂內的監控鏡頭，都直駁控制中心，每條路
線都有專人負責，時刻監控每列行駛中列車
的狀態、每卡車廂、每個車站以至每個角
落，一遇突發狀況就要即時處理，因此亦會
與不同政府部門例如運輸署、天文台、警務
消防等合作無間。港鐵以高效率聞名，控制
中心貢獻不少。

文氏宗親總會金禧

希望一直在路上
初識作文，應該是在小學三年級的

時候，記得那時寫了一篇「批林批孔」
的小作文，交上去以後，卻不曾想被老
師點了名，叫我上講台去念給大家聽，
我戰戰兢兢地念完了之後，老師對同
學們說：以後大家寫作文就學一學林
某某同學的吧。我不禁大喜，從此開
始走上熱愛作文的路，我的小作文也
經常很幸運地被老師點讚，甚至被張
貼到班級公布欄。
還別說，對於小升初、初升高以及考

大學的升學考試作文，我不知道是否上
天賜予我的天賦，還是我每一次都能走
狗屎運，都一一被我蒙對了。
我的小升初作文是看圖作文，那是

1978年的6月。記得當時是四幅畫，第
一幅畫中間是一個小男孩，左下方寫了
一個名字「小虎」，右上方是一個太
陽。第二幅畫是有一個老大爺拄着一根
枴杖，身上還背着一袋東西。第三幅畫
是在一座房子面前，小虎放下袋子，老
大爺拱手作揖。第四幅畫是小虎來到
一所學校面前，有一個女教師模樣的
人在向他招手。我寫下來真的叫得心應
手，如魚得水，一點難度都沒有，估
計我的第一次升學考的作文應該是美
美的吧！後來得知我的這一次語文考試
得了85分，全校第一，公社第二，因
此我升初中被公社中學——湖坑中學錄
取了，其他同學卻留在村裏讀附中。
在湖坑中學讀到初三，語文老師一遍
又一遍地複習作文，讓我們一篇又一篇
地去寫，而他自己也一篇又一篇地認認
真真地幫我們修改。快中考了，我總覺
得還有一篇作文沒有寫到。忽然大腦中

閃現出「看圖作文」，我就急急忙忙地
跑到老師的宿舍，愣頭青似地問起老
師：看圖作文怎麼寫？老師被我問得莫
名其妙，也是差不多稀里糊塗地跟我
講解了一番。沒想到中考的第一天上
午，語文考試真的出現了「看圖作
文」，我的心裏一陣竊喜。在1981年
的暑假，我如願以償地被縣一中錄取
了，而我的很多同學則繼續留在公社
中學讀高中。
上了永定一中，在學校的門口有一塊

黑板，專門公布着一些好消息，誰誰誰
被清華大學錄取啦！還有就是考上名牌
大學、重點大學的校友們的來信，全文
抄錄。張建東老師則因為一手好字而被
一屆又一屆的粉絲們所叨叨着，念念不
忘。我最喜歡看的就是作文比賽或者國
慶和元旦徵文的消息，因為那裏常常會
有我的小名，即使優秀獎也會令我好幾
個晚上睡不着覺。可是上了高二，語文
老師似乎不太關注什麼比賽，更別說
把我們的作文當作範文在班上念了，
就連在牆壁上貼一下都沒有過。臨近高
考時，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起
已遠離作文了。1983年7月7日，高考
第一天，我一看到前面的選擇題要選
六個答案，整個人都懵了，不知道從
何着手，後面看到「挖井」的看圖作
文，只能束手無策，乖乖地舉起雙手
投降了。直到現在，我的高考作文是寫
什麼內容、怎麼寫的，我都記不起來
了。我的語文高考成績以68分（滿分
120分）告終，連及格的份兒都沒有，
慘死了，簡直丟死人了。
好在讀龍岩師專時，有一個學生會

會刊，叫《鳳凰》。因為地處鳳凰隔，
所以取名，但我覺得很好，便常常投
稿。記得我投的第一首詩，題目叫《梳
子》，採用了比喻的寫法，當時朦朧詩
在青年界很流行，我又學習了臧克家先
生的《有的人》，結果被刊登出來，我
的寫作興趣又被激發出來了。後來陸陸
續續發了幾首小詩。我開始嘗試寫小
說，把自己的經歷以及所見所聞都寫
了進去，一個月多後，我送給一個編
委同學看，卻一槍給斃了。但我沒有
灰心，仍繼續學習，繼續探索，以至
於後來經常不睡午覺都要看《十月》
《小說選刊》等等。
師專畢業以後，工作比較忙，但也

經常會拿起筆寫一下突發的奇想。寫
完了就扔在紙箱裏，很少去理它們。
最可惜的是後來因為工作調動搬家，
那個紙箱不知道扔哪裏去了。我的青
春啊！我的夢想啊！就這麼簡單地被
甩了……
後來出現了QQ、博客、微信。工作

之餘，一點一滴的想法重拾開來，都記
在裏面了，我的筆不再生銹了。2021年
7月，我加入了永定區詩詞學會，開始
學習寫近體詩，到現在是省詩詞學會
會員了，還有幾首小詩被收入省市級刊
物。2023年5月，我又加入了龍岩市作
家協會。近兩年，我寫的散文開始在香
港報章刊登了，喜出望外，感覺功夫不
負有心人，努力就會被發現。
常言道︰「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寫

作，一直在路上。愛上了，就得去堅
持，堅持下去就有希望，因為：希望一
直在路上。

林
鈞
達

歲暮水仙香
入了冬，書房朝北，終日不見什麼

日頭，陰翳翳的，那盆水仙，便是在
這樣一個下午，被我從屋角請了來的。其實也說不上
「請」，不過是見它那蔥綠的葉鞘裏，已努出鵝黃的
花苞，心裏一動，想着︰該讓它見見光了。
這水仙，是半月前從菜市口一位老嫗的擔子上買的。

鱗莖不算飽滿，裹着層枯褐的皮，像幾頭蒜。拿回
家，尋出一個闊口的舊瓷盆，盛上清水，墊幾顆雨花
石，便算安了家。起初並不怎麼理會，只記得隔三差五
地添些水。它兀自地抽出葉子，一根、兩根，疏疏朗朗
地立着，將那點生意，靜靜地漫漶到滿屋的清寂裏。
今晨走近一瞧，喲，竟有一朵悄悄地開了，開得也是
靜。六片瓣兒，薄薄的、潤潤的，若有若無的黃暈開
了，從瓣根向瓣尖，漸次地淡下去，直到邊緣，便成了
水一樣的瑩白。花瓣圍着中心一個淺淺的盅，盅裏托着
三兩點鵝黃的花蕊，小得惹人憐愛，花是單瓣的，卻因
此更見清骨。葉子是修長的，簇擁着花莖，綠得沉靜，
襯得那幾朵白花，愈發素淨得彷彿不食人間煙火。
我俯下身，將鼻尖湊近了。一股清氣涼絲絲的，鑽

進鼻腔，滌蕩了室中那點因久不開窗而生的沉濁氣。
那香氣涼涼的，古人稱它「凌波仙子」，實在是貼
切。它確乎是水做的骨肉，連魂魄都是清冽的。
對着這花，不知怎的便想起祖父來。他晚年目力不

濟，卻最愛在冬日侍弄水仙。用的也是這種樸素的瓷
盆，清水養着。那時的冬日，祖父的書房總燒着一隻小
小的炭爐，爐上坐着一把烏黑的鐵壺，嘴裏「噓噓」地
吐着白氣。水仙就放在臨窗的條案上，映着灰白的天
光。我常常趴在那條案旁，看他用一把小鑷子，調整水
仙葉子的方向，或是用棉花輕輕拭去鱗莖上的水苔。水
仙的幽香，便和着炭火的暖意，一同氤氳在那間小小的
書房裏，構成了我童年關於「冬天」最安寧的記憶。
後來，那間書房也改了陳設。水仙的香氣，似乎便與
那段時光一同被封存了起來。如今，在這異鄉的書齋
裏，這偶然開放的一朵，竟像一把小小的鑰匙，「咔
噠」一聲，打開了記憶那扇塵封的門。香氣依舊是那股
子清冷的甜，可心裏湧上的，卻是一片溫熱的悵惘。
古人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我倒覺得
在這斗室之中，有一盆水仙，看它綻放，將一縷寒香，織
進你年關的夢裏，這也便是冬日裏一份難得的福氣了。

近日飲食較清
淡，聽從友好醫生

的建議，盡量減吃煎炸烤焗——我
們俗稱「熱氣」的食物，蝦蟹和貝
殼類海鮮也在禁列，黄豆類食品不
能幸免，其中包括我喜愛的豆腐、
腐竹和豆漿，已日久未嘗，還有我
最喜愛的朱古力。蓋較早前在醫務
所做了一個食物敏感檢查報告，得
出的建議結果。
當然，可以不聽從，但我抱着認
真嘗試和尊重科學的精神，根據測
試報告獲悉的引發敏感食品，已實
行戒吃兩個多月。每天只吃雞蛋、
水果、蔬菜，肉類包括蒸魚、瘦肉
（因我一向不吃牛羊），有時少量
蒸雞（因擔心多吃會燥熱），碳水
化合物如米粉、白飯、麥包，飲品
以牛奶、綠茶為主，還有戒不掉的
咖啡和紅茶。
竟然清減了3公斤，但見皮膚明
亮，而且精神飽滿，在完全沒有任
何鍛煉、運動和減肥節食的情況
下，真有點意外。整個人頓覺輕盈
起來，更可穿回曾經不合身的衣
服，心情愉悅。
常言道：「小病是福！」當初漫
不經意的敏感病徵，竟帶來意想不
到的「健康」效果。據悉食物敏感
也有時限和季節性的，會隨人的體

質變化而更換，總之，任何食物，
不論喜惡，皆適量而取，切忌偏激
和暴飲暴食。
冬至夜，一家團聚晚飯，桌上盡
是好兆頭的傳統菜式，頭盤有我久
違了的鴻運乳豬件、蜜汁叉燒、明
爐燒鴨和海蜇，巧手的廚師，已細
緻地預先切好，一小片、一小片擺
放在每人碟中，方便現今「健康一
族」輕嘗小酌。這久別重逢的味覺
喜遇，可真是齒頰留香，回味無
窮。
還有，炸釀蟹鉗、當紅炸子雞、
臘味糯米飯、紅豆沙湯丸等戒口多
時的食物，在冬至晚飯團聚，取其
意頭好之外，更是滿足了我們的口
腹之欲。冬至是意味着「陰極而陽
生」的轉折點，都說「冬至大如
年」，因象徵「一元復始、迎新納
福」。我也要開始回歸清淡飲食，
獨享「平淡是福」!

平淡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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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的詩篇》之二紙本設色
50cm×50cm。（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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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違了的燒味拼盤。 作者供圖

●（左起）「中國香港女廚師協會」會
董張素芬、郭慧儀、副主席沈依紅、會
長三姐蕭秀香，以及（右起）會董岑紫
瑩和譚詠儀。 作者供圖


